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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命本位”是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观点，也是福禄培尔在透析教育本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基础上提出的

时代命题，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教育价值。在《人的教育》中，福禄培尔将生命哲学思想引入儿童教育领域，这源自于他对传

统教育强制、严苛干预儿童自然发展现实的批判和回应。福禄培尔立足儿童成长发展基本规律，认为儿童生命的本来“颜色”

是最纯粹、自然、本真的“原色”，教育只有遵守和依照儿童自然发展秩序才能回归生命本真，从而达成教育意义和兑现儿童生

命价值。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是反身当前教育中背离儿童生命秩序积弊，弥合传统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断裂的创新

性言说，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仍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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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based”is an important point of Froebel’s educational ideology system，and it is also a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put for⁃
ward by Froebe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t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value. In Human Education，Froebel introduce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to the field of chil⁃
dren’s education，which originated from his criticism and response to the mandatory and severe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ased on the basic laws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Froebel believes that the original

“color”of children’s life is the purest，natural and authentic“primary color”. Only by observing and following the child’s natural de⁃
velopment order can we return to the true nature of life，achiev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ves. The

“life-based”educational thought is Froebel’s innovative statement that deviates from the life order of children in the current educa⁃
tion，and stitches the gap betwee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It is still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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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教育改革和创新都是在回应社会挑战

过程中涌现的，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才需求成为目

前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体系结构调整的重要依

据，这体现了教育发展的社会需求本位取向。作

为社会系统中重要且相对独立的一环，教育结构

往往受到教育功能规制，在对“教育为谁”这一核

心功能问题的不断探索和时代回应中，教育工具

理性和功利化倾向正不断走向中心，而且逐渐下

延到义务教育阶段和学前教育阶段。然而正如

科学成为工具理性的生命形态时，科学也就丧失

了科学的意义［1］197，当我们不断探索人才规格并

系统性和标准化地构建体系时，教育正在逐渐丢

失初心。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将人“作为

人”和使人“成为人”是教育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归

要，“教育应当和必须引导人了解自己和关于自

己的一切”［2］8，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教育对

象都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于是当

我们反思自问：什么才是学生需要的教育？福禄

培尔给出了一个本真的回答和思考路径。在《人

的教育》一书中，他提出“生命本位”教育思想，并

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发展教育的功能和生命的

价值。

一、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产生

的根源剖析

福禄培尔幼年生活经历和青年学习经历是

其“生命本位”教育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幼年

时期，福禄培尔由于与家人关系冷淡而将注意力

集中于照料父亲花园中的植物。在与植物朝夕

相处中他养成了观察、探索自然现象的优良品

质，自然与生命的种子自此开始萌芽。随后两

年，作为一名林务员学员，他进一步加深了对自

然与生命的理解，这使他在耶拿大学系统学习时

有机会接触到费希特和谢林两位著名自然哲学

研究者，并深受影响。他对晶体学、矿物学、植物

学、森林学等学科的持续热衷形成了他渊博的知

识体系。在哥丁根大学、柏林大学系统修习哲学

理论为福禄培尔后期形成完备的教育思想奠定

了哲学基础。福禄培尔从晶体学和球体法则得

到启发并运用于人的教育实践中。可以说，热爱

和亲近自然、敏锐的洞察品质、知识涉猎广博以

及个人生活经历都为福禄培尔形成“生命本位”

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奥肯、费希特、谢林等自然哲学家思想影

响下，福禄培尔与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

赫尔巴特等人就“自然”与“生命”的话题在思想

上邂逅，更与先贤亚里士多德隔空对话。教育

与生命关系范畴中，夸美纽斯推崇教育要遵从

自然界生命发展规律和个体生命自然本性，这

是一种客观化的“生命本位”教育理念。然而个

体生命虽是自然产物，但其发展却不仅仅囿于

客观自然。受到启蒙运动理性和人文主义人性

浸染，卢梭将教育的生命取向从客观归于主观

并赋予人本内涵，人的主观能动和生命主体价

值才是教育的应然追求。教育与生命的关系到

这里已经在认识论上做出了了断。然而教育如

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裴斯泰洛齐和追随者福

禄培尔一并，从心理学视角做出了方法论上的

回答：儿童是人，更是具体的人［3］；儿童不仅是自

觉的生命，更是自创的主体；教育不仅要尊重生

命，更要依据生命发展主体规律。教育心理化

和科学化道路得以开创。虽然说赫尔巴特才是

教育心理学化研究扛鼎之人，但是福禄培尔却

是最先走进这一领域的教育家之一。长期的教

育实践经历给了福禄培尔大量机会去探究和洞

察儿童内心，“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一

种自我觉醒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

有意识地和自决的、完美无缺地表现内在的法

则。”［2］6福禄培尔极富洞见地指出教育的使命在

于生命内在觉醒。可以看出，自然哲学对福禄

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有着巨大影响，这是

他在学生时代追随康德、费希特和谢林时早已

埋下的思想种子并伴随其一生。同时，夸美纽

斯、卢梭、尤其是裴斯泰洛齐等自然主义教育研

究先贤对其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他在44岁时

最终完成了《人的教育》这一巨著。

二、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的价

值呈现

在《人的教育》中，福禄培尔态度明确地表达

了“生命本位”教育思想，认为儿童的天性是一切

教育的根源，促进儿童自然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不

变准则。同时，他构建两种视角，由内而外的阐

述了“生命本位”的教育思想。一方面，福禄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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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清晰地论述了儿童生命的本色，他认为儿童

生命是带有其本来颜色的，这一颜色不被外部环

境所干扰，而是最为纯粹、自然、本真的“原色”。

另一方面，福禄培尔从外部环境出发，站在较为

宏观的位置辨析了“儿童本色”的危机，分析了贯

彻“生命本位”教育思想存在的外部威胁，并借此

批判那些功利的、不合时宜的、违背自然的教育

理念。

（一）保护儿童生命的本色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生命本色是最为纯粹和

自然的，也是一切教育所应引以为重的出发点。

“一切以规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必须顺应学

生的本性和需要。”［2］13具体而言，可以从生命的自

然色、活动色、发展色和创新色四个方面阐述和

分析福禄培尔所倡导的生命本色教育。

第一，生命的自然色。福禄培尔将儿童养育

者类比为“园丁”，将儿童类比为“植物”。在这个

隐喻中，福禄培尔用“植物自身本性、规律”来暗

指“儿童自身本性、规律”；用“园丁应顺应植物本

性、规律”来暗指“教育应顺应儿童本性、规

律”［4］。形象地阐述了培育儿童必须遵循儿童本

身成长规律的自然属性。“我们给幼小的植物和

动物提供空间和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它们

将按照在它们及每一个个体之中发生作用的规

律良好地发育成长，人们给幼小的动物和植物提

供安宁的环境，并力求避免用暴力干扰它们。”［2］9

相信儿童能够自然成长是培育儿童的首要原则，

儿童在自然、安宁的环境中会自然成长为一种

“深刻的、充满意义的生命个体”。福禄培尔把教

育顺应自然思想作为开展儿童教育的基点和中

心［5］，同时福禄培尔也并不否认成人帮助对儿童

成长的作用，教育的本意在于遵循儿童生长的自

然规律，在生长过程中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时，

适当施以援手。他深刻批判了这样一类人——

他们以教育为名过度干预，以牺牲儿童自然天性

为代价，强迫儿童成为社会需要的、家长期待的

人。他们往往以儿童表现出来的“坏的和恶的现

象”作为施加干预的理由。“所有这些缺点和不良

行为的根源在于人的两个方面的关系被搅乱了，

这两个方面即他的自然性（das Gewordene）和他的

本质（das Seiende）。归根结底，根据在于他的善

良的品性和良好的追求遭到了压制或扭曲，被误

解或往错误方向引导。”［2］87福禄培尔认为克服、消

除儿童一切缺点、恶习和不良现象的切实的方法

是“努力寻找和发现儿童的本来就有的善的源

泉，然后加以培养、保护、树立起来，加以正确引

导。”［2］87才能避免儿童的“不自然成长”（Neid）。

由此可见，福禄培尔反对一切违背儿童自然成长

原则的破坏行为，认为教育者们运用社会规则中

既定的规范去指示和干预儿童成长方向，无异于

抹杀儿童原本的生命本色，违反了教育最本真的

规律。

第二，生命的活动色。福禄培尔认为早在儿

童时期，人就展现出活动的欲望。“儿童身上所表

现的人的未来的全部活动可以被视为人类活动

的胚芽。而这只能是这样。”［2］31实践是人类存在

的基本方式，而活动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活

动是实践中的活动，实践是基于活动场域中的实

践。活动既是儿童参与自身与环境交互的必要

过程，也是儿童生命本性的自然伸张。福禄培尔

观察发现，不同阶段儿童参与活动的方式存在差

异：幼年时期主要是儿童生活的时期，是为了生

活而生活的时期，是一个“使内部的东西成为外

部的东西的时期。”［2］8游戏是这一时期儿童发展

的最高阶段［6］，也是这一阶段“最纯洁的精神产

物”。因为游戏是儿童内在本质和需要向外表现

的重要形式，得以满足儿童自由、欢愉的需要以

及实现内外部的平静，它有着“高度的严肃性和

深刻的意义。”［2］39少年时期是“使外部的东西成为

内部的东西的时期。”［2］68儿童在系统学习中渗透

并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自我（das geistige Selbst）。

如果说前一阶段游戏目的在于适应儿童身体发

展和自然本性，那么这一阶段儿童从游戏中“得

到充分滋养的绝不仅仅是身体的，而且也在不断

增长的、肯定、可靠地显示出精神和道德的力

量。”［2］80可见，游戏和活动是儿童探索世界、认识

自我、创造自我的关键路径，致力于使儿童获得

“关于一切事物扎根于、存在于、生活于世界之中

的见解。”［2］92一定意义上来说，儿童活动行为是对

自然本性的主体践行，是儿童自然成长的必然规

律。积极的主体活动帮助儿童达成对外部事物

和个体自身的本质认识并照此认识进行活动。

第三，生命的发展色。福禄培尔从生命发展

的必然性及独特方式两个层面揭示了生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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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属性。首先，福禄培尔为儿童生命发展观

赋予了一层神秘面纱，他认为“教育与教学必须

认识到自然中永恒的东西，它必须在相互作用中

与训练统一起来表达自然和人之间受到同一条

法则制约的东西。”［2］7这一条法则便是发展性，它

不仅指挥着宇宙演进和发展，同时也对教育教学

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即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成

长中的儿童。抛开福禄培尔的神学观点，我们可

以看到他坚定的儿童生命发展观。儿童生命必

然在发展中不断延续，发展是儿童生命得以存在

的必然形式。这一发展过程和规律是从无限到

有限、从一般到特殊、从统一到个别、从胚胎生命

到组织生命、从整体到部分、从不可分的整体到

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的发展［2］162。其次，福禄培尔

从阶段性和整体性两方面阐释了儿童发展独特

性特征。他认为儿童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

不仅是各个成长期生理和心理具有不同特征，每

个儿童还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个性特征［7］，

并将儿童的发展分为幼儿时期、少年时期和学生

时期。不同阶段儿童存在身体发展差异、认知差

异和活动方式差异等，因而确定教育目标和选择

教育方式应所有侧重，家长和教师必须谨记儿童

发展过程和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

体。同时，福禄培尔还对教育内容、环境、施教对

象提出了要求：“他（儿童）周围的人的目光、面部

表情应当是纯洁的、坚定和可靠的，应当激发和

鼓励他的信任；每一个环境本身应当是纯洁的和

明朗的。”［2］21儿童发展是一个主体性、复杂性、结

构性和可塑性的过程，只有充分尊重发展、依从

发展、认同发展，才能最终获得发展。

第四，生命的创造色。福禄培尔珍视人的创

造性，将儿童的创造行为与神创视为等同。他认

为儿童的创造举动不仅是生命发展中的偶然片

段，更是与“神缔造人”同样神圣和不平凡。“人获

得的经验里，复现着万物发展和被创造的历史。

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按其本性都会重复同样的行

为。”［2］32福禄培尔认为人的产生就是一项创举，而

人的发展历程则体现为创造性的个体经验。这不

但体现了创造性是人的天然属性，也告诫我们只

有遵从个体发展自然本性，才能实现每个人的生

命创造经验。福禄培尔通过生动的儿童活动场面

取譬：儿童通过搭建不确定材料和物体（立方体、

卵石、砖块等），或是在沙土里、玻璃板上涂鸦绘

画，看似缺乏完整形式或意义，实际上却构成了特

定的内在联系。儿童可以通过观察、分析、联合、

语言表达等丰富多样的内在心理活动，与外部世

界构建特有关联，实现儿童作为创造性生物体的

意愿和冲动。福禄培尔将儿童创造性行为和活动

视为“全人类道德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开始和全人

类理性的开始。”［2］32他认为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主

体从自身经验出发去认识、发现和洞察世界的有

力手段。儿童正是在活动中不断探索实现了个体

真善美的价值。同时，福禄培尔倡导成人应当关

心和促进儿童创造性活动意愿，尤其是父母之爱

对儿童的创造性有着特殊的意义。［2］208作为儿童的

第一任教师和启蒙者，父母理应承担起对儿童创

造性行为和活动本能保护的责任。

（二）正视儿童生命的危机

福禄培尔指出了儿童生命正在遭遇前所未

有的威胁，生命内部和外部已经受到损坏。一切

危机的来源都可以总结为破坏生命。儿童生命

中的一切本色正在被一点点的磨去，儿童沦为家

长、教师、社会的“泥塑娃娃”。“年幼的人使人觉

得是一块蜡和一团泥，可以用来任意地捏成一样

什么东西。”［2］9福禄培尔指出了饱受摧残的儿童

现状，本应当由儿童自己在本性自然生长下描绘

的青春蓝图，却在成人的虚荣心驱使下，在“教育

机器”无差异教学下，在社会人才需求压迫下，成

长为磨灭天性、合乎社会需要的“四不像”肖像。

首先，父母在儿童身上错误地强加了既定的期

望。“父母们，你们的孩子，在你们违反他们的本

性把你们以前的形式和使命强加于他们，以致他

们病态地、不自然地跟随你们行动的情况下，也

能够成为完美地成长和全面发展的生物吗？”［2］10

福禄培尔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养育认知。其次，

现存教育教学是一种指示性的、干预性的训练，

它以强制、严厉的方式出现，并作为精神上唯一

目的和不可辨驳的典范要求，或是“进而为之嫁

接上另一些倾向时，我们却相信自己在为人类将

来尘世的幸福，特别是对少年本身作出贡

献。”［2］325-326毫无疑问，抹杀儿童生命本色正成为

福禄培尔时期教育中难以忽视的重大危机。更

为糟糕的是这种教育正愈演愈烈，“生命本位”教

育声音被一度掩盖。福禄培尔深刻揭露了漠视

44



总37卷 乔 磊，陶 涛，朱文慧：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阐释及当代意涵

生命发展本质的教育现象和行为，认为“仇恨产

生仇恨、法则产生欺骗和罪恶、压制产生奴性，必

然产生盲从。”［2］13只有正视问题，打破传统教育桎

梏，才能溯本清源。于是，福禄培尔系统论述了

教育的正确理路：回归生命、尊重本性，相信生

命、引导自觉，启发生命、激发自创。人应该成为

自己应该成为的人，应该让自己成为自己。

（三）掌握生命本色与危机的关系

福禄培尔认为教育目的是生活，是一种出自

于内在，而表现于外在的智慧生活［8］。与之背离

的是儿童生命正面临着危机。从福禄培尔“生命

本位”观点和“生命本位”危机观中我们可以解读

出保护儿童生命本色和正视儿童生命危机的关

系。一方面，保护儿童生命本色实际上是化解儿

童生命危机的一种方法。福禄培尔认为，保护儿

童生命本色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唯一途径，当

儿童在跌跌碰碰中探索自我本色时必然会遭受

挫折，而这些挫折增强了儿童应对问题的抗逆

力，这种抗逆力在儿童遭受生命危机时会发挥重

要作用：儿童会运用过往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挑选出最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正

视儿童生命危机是保护儿童生命的本色的必要

前提。保护和危机是相对对立的两个情境，当存

在危机时，保护才显得有意义，而保护也是为了

预防和化解危机而存在。因此，只有正视儿童生

命中存在的危机，并将这些危机作为势必要化解

和预防的威胁，那么保护本色才有了充分必要条

件，保护措施也才有迹可循。因而，保护儿童生

命本色和正视儿童生命危机势必相辅相成、相生

相长，我们无法单独将其中某一项拿出来分析，

只有将两者放在同一教育场域中，才能够最大限

度地解读出其关系的奥秘。

三、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想的当

代启示

福禄培尔深刻揭示了“生命本位”教育思想

的内涵，同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教育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与弊病。无法回避的是，这些问题与弊病

在当今教育领域中仍然部分存在：唯知识本位、

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仍然存在；生命活力和生命

意义遭遇一定程度上的贬抑，从而导致教育价值

取向偏移。重新审视与解读“生命本位”教育思

想，或许能够为改善当前教育领域生命价值缺

失、回归教育初心和使命提供视角。

（一）回归生命，尊重儿童发展“本性”

福禄培尔强调儿童生命的自然本色。与之

相似，我国道家思想认为“道法自然”，即人们需

要遵循自然规律，避免刻意更改事物发展规律。

“生命本位”思想强调尊重和依照自然规律行事，

对教育领域的启示便是尊重儿童发展本性，以及

遵照教育发展规律。首先，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

存在的价值主体，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

一。儿童自然属性是其作为生物界客观存在的

“本我”，表现为生命载体、基本活动及成长特征

以及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儿童社会属

性是其作为群体结构中存在的“自我”，表现为抽

象性、结构性、差异性和能动性。尊重儿童生命，

一是要依照儿童自然本性实施教育，尊重儿童自

然发展和成长规律，避免剥夺儿童基本权益；二

是要根据儿童所在社会结构属性，认识共有性、

认可差异性、启发能动性，通过教育使儿童成为

独立存在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个体。其次，教育

一般规律主要体现在其形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其进程与个体身心发展相适应，另从教育与学习

活动上来看，教育还有认知系统与动力系统协调

发展、认知建构与个体发展规律。因此教育者遵

从教育规律，一方面要站在儿童视角看待学习活

动，另一方面也需要站在教育存在和发展形态视

角看待教育教学活动。

（二）相信生命，引导儿童发展“自觉”

如果说顺应自然本性和尊重儿童生命本色

是将儿童置于“作为人”的价值主体存在，那么儿

童通过实践活动实现对对象世界的占有和对自

己的占有［9］，便是以“实践自觉自由”的状态达成

“生命本位”教育思想“成为人”的归旨。所谓“自

觉”，是人在长期与外在自然世界、社会及内部本

我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对本身个体存在和类存在

的自我定义［10］。情境性实践和反身性实践是自

觉的核心途径，个体通过对自然世界关系的反身

（天人关系）、社会关系的反身（社会关系）及自我

关系的反身（自我关系）最终实现自由的自觉，同

时也实现了个体作为价值存在和作为存在的价

值。福禄培尔尤其强调儿童通过情境性实践活

动感知和认识世界，并实现其生命发展自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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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抽象的语言和概念并不能引起学生学习兴

趣，而只有引起儿童兴趣的活动，才会真正激发

他们主动求知和产生智慧。情境实践活动应从

儿童家庭生活和周围生活中开始：“每一事物及

其本质、目的和特征的知识，一般最肯定、最明确

地来之于事物本身所处的位置和周围事物的关

系中......如果把事物展示在儿童面前并由他们加

以研究，必然会促使他们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

握。此外，儿童感觉到事物及其种种作用最密

切、最经常地存在于自己周围的场合。”［2］205同时

父母和教师对外在不良刺激予以适当干预，以便

提供给儿童舒适的、具有“满足感”的体验。只有

在实践重要性和儿童主体性上形成高度默契，才

能进一步彰显“生命本位”教育思想和“实践自觉

自由”的发展观。

（三）启发生命，激发儿童发展“自创”

创造是儿童的天性和本能，是凸显儿童生命

本色的不竭动力。福禄培尔“生命本位”教育思

想将儿童创造能力称为“自创”。首先，“自创”是

一种创造性主体实践。夸美纽斯力图避免对儿

童施加“激素肥料”让其催长，主张儿童自然成

长；裴斯泰洛齐发现儿童具有潜能并且渴望得到

发展；福禄培尔继承并发扬前人的思想，提出创

造性才是儿童的本质，并系统阐述了激发儿童创

造性的途径。其次，“自创”是一种“个体”创造性

主体实践，“个体”不同于“个人”和“个性”在于

“个体”具有创造性。“个体”是通过创造建构起来

的，是一种“无中生有”和“有中生独”的对世界的

“个体化理解”［11］，因而他反对整齐划一的教育教

学目标、手段和评价。再次，“自创”需要家庭和

学校教育力量协调统合。福禄培尔用大量的笔

墨批判了成人对儿童“自创”的抹杀并认为这是

一种“精神上的扼杀，剥夺了他的生命。”［2］89其目

的是警醒我们应该无比重视激发儿童发展中的

“自创”能力。引导和培育儿童“自创”能力必须

建立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高度一致和协调基

础上，“使家庭和学校生活一致起来，乃是人的教

育绝对不可缺少的要求。”［2］186家庭生活主要为儿

童提供形成“自创”能力的场域，家长应当成为榜

样和楷模以激发儿童活力；学校教育应秉持生命

性和生成性理念，由儿童发现学习内容、探究学

习方法、生成学习目标和结果。家庭是儿童的一

面镜子，教师是儿童的另一面镜子，生命的精彩

在不断的期待里、蜕变里、成长里。只有家庭和

学校教育同时注力并始终关联生命，一切教育方

能兑现以尊重回归本性、以信任引发自觉、以自

创激发生命。

“生命”与“自觉”是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教

育人对教育改革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反思中沉淀

的关键词，这是有着极大教育情怀的改革家们痛

定思痛后的深度思索，这也是对教育改革与个体

存在的生命价值愈行愈远的极力抗争。教育是

一项直面生命的事业，儿童生命价值提升和全人

发展构成了教育的全部意义，“教天地人事，育生

命自觉”是教育深度变革的时代强音，也是“生命

本位”教育思想的诗情守望。当我们回望过去、

重读经典，将会发现：福禄培尔早就用字字珠玑

的笔墨从自然、活动、发展、创造四个方面诠释了

“生命本位”教育思想的全貌和真义，这对当前我

国教育持续改革和发展创新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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